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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爱 的 中 国

这是一间囚室。

这间囚室，四壁都用白纸裱糊过，虽过时已久，裱纸变了黯

黄色，有几处漏雨的地方，并起了大块的黑色斑点；但有日光照

射进来，或是强光的电灯亮了，这室内仍显得洁白耀目。对天空

开了两道玻璃窗，光线空气都不算坏。对准窗子，在室中靠石壁

放着一张黑漆色长方书桌，桌上摆了几本厚书和墨盒茶盅。桌

边放着一把锯短了脚的矮竹椅；接着竹椅背后，就是一张铁床；

床上铺着灰色军毯，一床粗布棉被，折叠了三层，整齐的摆在床

的里沿。在这室的里面一角，有一只未漆的未盖的白木箱摆着，

木箱里另有一只马桶躲藏在里面，日夜张开着口，承受这室内囚

人每日排泄下来的秽物。在白木箱前面的靠壁处，放着一只蓝

磁的痰盂，它像与马桶比赛似的，也是日夜张开着口，承受室内

囚人吐出来的痰涕与丢下去的橘皮蔗渣和纸屑。骤然跑进这间

房来，若不是看到那只刺目的很不雅观的白方木箱，以及坐在桌

边那个钉着铁镣一望而知为囚人 ①的祥松 ，或者你会认为这不

是一间囚室，而是一间书室了。

的确，这是关在这室内的祥松，也认为比他十年前在省城读

书时所住的学舍的房间要好一些。

这是看守所优待号的一间房。这看守所分为两部，一部是

①祥松即方志敏烈士自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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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待号，一部是普通号。优待号是优待那些在政治上有地位或

是有资产的人们。他们因各种原因，犯了各种的罪，也要受到法

律上的处罚；而他们平日过的生活以及他们的身体，都是不能耐

住那普通号一样的待遇；把他们也关到普通号里去，不要一天两

天，说不定都要生病或生病而死，那是万要不得之事。故特辟优

待号让他们住着，无非是期望着他们趁早悔改的意思。所以与

其说优待号是监狱，或者不如说是休养所较为恰切些，不过是不

能自由出入罢了。比较那潮湿污秽的普通号来，那是大大的不

同。在普通号吃苦生病的囚人，突然看到优待号的清洁宽敞，心

里总不免要发生一个是天堂，一个是地狱之感。

因为祥松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犯，官厅为着要迅速改变他原

来的主义信仰，才将他从普通号搬到优待号来。

祥松前在普通号，有三个同伴同住，谈谈讲讲，也颇觉容易

过日。现在是孤零一人，镇日坐在这囚室内，未免深感寂寞了。

他不会抽烟，也不会喝酒，想藉烟来散闷，酒来解愁，也是做不到

的。而能使他忘怀一切的，只有读书。他从同号的难友处借了

不少的书来，他原是爱读书的人，一有足够的书给他读读看看，

就是他脚上钉着的十斤重的铁镣也不觉得它怎样沉重压脚了。

尤其在现在，书好像是医生手里止痛的吗啡针，他一看起书来，

看到津津有味处，把他精神上的愁闷与肉体上的苦痛，都麻痹地

忘却了。

到底他的脑力有限，接连看了几个钟头的书，头就会一阵一

阵的胀痛起来，他将一双肘节放在桌上，用两掌抱住胀痛的头，

还是照旧看下去，一面咬紧牙关自语：“尽你痛！痛！再痛！脑

溢血，晕死去罢！”直到脑痛十分厉害，不能再耐的时候，他才丢

下书本，在桌边站立起来。或是向铁床上一倒，四肢摊开伸直，

闭上眼睛养养神；或是在室内从里面走到外面，又从外面走到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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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的踱着步；再或者站在窗口望着窗外那么一小块沉闷的雨天

出神；也顺便望望围墙外那株一半枯枝，一半绿叶的柳树。他一

看到那一簇浓绿的柳叶，他就猜想出遍大地的树木，大概都在和

暖的春风吹嘘中，长出艳绿的嫩叶来了 他从这里似乎得到

一点儿春意。

他每天都是这般不变样地生活着。

今天在换班的看守兵推开门来望望他 换班交代最重要

的时候，却看到祥松没有看书，也的一个囚人 没有踱步，他

坐在桌边，用左手撑住头，右手执着笔在纸上边写边想。祥松今

天似乎有点什么感触，要把它写出来。他在写些什么呢？啊！

他在写着一封给朋友们的信。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我终于被俘入狱了。

关于我被俘入狱的情形，你们在报纸上可以看到，知道大

概，我不必说了。我在被俘以后，经过绳子的绑缚，经过钉上粗

重的脚镣，经过无数次的拍照，经过装甲车的押解，经过几次群

众会上活的示众，以至关入笼子里，这些都像放映电影一般，一

幕一幕的过去！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些过去了的事情，回忆，只能

增加我不堪的羞愧和苦恼！我也不愿将我在狱中的生活告诉你

们。朋友，无论谁入了狱，都得感到愁苦和屈辱，我当然更甚，所

以不能告诉你们一点什么好的新闻。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却是

另外一个比较紧要的问题，即是关于爱护中国、拯救中国的问

题，你们或者高兴听一听我讲这个问题罢。

我自入狱后，有许多人来看我；他们为什么来看我，大概是

怀着到动物园里去看一只新奇的动物一样的好奇心罢？他们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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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怎样评论我，我不能知道，而且也不必一定要知道。就他们当

面对我讲的话，他们都承认我是一个革命者；不过他们认为我只

顾到工农阶级的利益，忽视了民族的利益，好像我并不是热心爱

中国爱民族的人。朋友，这是真实的话吗？工农阶级的利益，会

是与民族的利益冲突吗？不，绝不是的，真正为工农阶级谋解放

的人，才正是为民族谋解放的人，说我不爱中国不爱民族，那简

直是对我一个天大的冤枉了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在乡村私塾中读书，无知无识，不知道什么

是帝国主义，也不知道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，自然，不知道爱

国为何事。以后进了高等小学读书，知识渐开，渐渐懂得爱护中

国的道理。一九一八年爱国运动波及到我们高小时，我们学生

也开起大会来了。

在会场中，我们几百个小学生，都怀着一肚子的愤恨，一方

面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无餍的侵略，另一方面更痛恨曹、章 等

卖国贼的狗肺狼心！就是那些年青的教师们（年老的教师们，对

于爱国运动，表示不甚关心的样子），也和学生一样，十分激愤。

宣布开会之后，一个青年教师跑上讲堂，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

灭亡中国的廿一条，一条一条地边念边讲。他的声音由低而高，

渐渐地吼叫起来，脸色涨红，渐而发青，颈子胀大得像要爆炸的

样子，满头的汗珠子，满嘴唇的白沫，拳头在讲桌上 响。捶得嘭

听讲的我们，在这位教师如此激昂慷慨的鼓动之下，哪一个不是

鼓起嘴巴，睁大着眼睛 每对透亮的小眼睛，都是红红的像要

冒出火来；有几个学生竟流泪哭起来了。朋友，确实的，在这个

时候，如果真有一个日本强盗或是曹、章等卖国贼的哪一个站在

我们的面前，那怕不会被我们一下打成肉饼！会中，通过抵制日

嘭

①曹、章，即曹汝霖、章宗祥；一九一九年时北京军阀政府中的亲日派官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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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，先要将各人身边的日货销毁去，再进行检查商店的日货，并

出发对民众讲演，唤起他们来爱国。会散之后，各寝室内扯抽屉

声，开箱笼声，响得很热闹，大家都在急忙忙地清查日货呢。

“这是日货，打了去！”一个玻璃瓶的日本牙粉扔出来了，扔

在阶石上，立即打碎了，淡红色的牙粉，飞洒满地。

“这也是日货，踩了去！”一只日货的洋磁脸盆，被一个学生

倒仆在地上，猛地几脚踩凹下去，磁片一片片地剥落下来，一脚

踢出，磁盆就像含冤无诉地滚到墙角里去了。

“你们大家看看，这床席子大概不是日本货吧？”一个学生双

手捧着一床东洋席子，表现很不能舍去的样子。

大家走上去一看，看见席头上 本制造”四个字，立刻印了

同声叫起来：

“你的眼睛瞎了，不认得字？你舍不得这床席子，想做亡国

奴！？”不由分说，大家伸出手来一撕，那床东洋席，就被撕成碎条

了。

我本是一个苦学生，从乡间跑到城市里来读书，所带的铺盖

用品都是土里土气的，好不容易弄到几个钱来，买了日本牙刷，

金刚石牙粉，东洋脸盆，并也有一床东洋席子。我明知销毁这些

东西，以后就难得钱再买，但我为爱国心所激动，也就毫无顾惜

地销毁了。我并向同学们宣言，以后生病，就是会病死了，也决

不买日本的仁丹和清快丸。

从此以后，在我幼稚的脑筋中，做了不少的可笑的幻梦；我

想在高小毕业后，即去投考陆军学校，以后一级一级的升上去，

带几千兵或几万兵，打到日本去，踏平三岛！我又想，在高小毕

业后，就去从事实业，苦做苦积，那怕不会积到几百万几千万的

家私，一齐拿出来，练海陆军，去打东洋。读西洋史，一心想做拿

破仑；读中国史，一心又想做岳武穆。这些混杂不清的思想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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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讲出来，是会惹人笑痛肚皮！但在当时我却认为这些思想是

了不起的真理，愈想愈觉得津津有味，有时竟想到几夜失眠。

一个青年学生的爱国，真有如一个青年姑娘初恋时那样的

真纯入迷。

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在高小毕业后，既未去投考陆军学

校，也未从事什么实业，我却到 城 来读书了。 城到底是

省城，比县城大不相同。在 城，我看到了许多洋人，遇到了许

多难堪的事情，我讲一两件给你们听，可以吗？

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转，你就可以碰着几个洋人。当然我

们并不是排外主义者，洋人之中，有不少有学问有道德的人，他

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，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

侵略，他们是我们的朋友。只是那些到中国来赚钱，来享福，来

传教的洋人，却是有十分的可恶的散播精神的鸦片 。他们

自认为文明人，认我们为野蛮人，他们是优种，我们却是劣种；他

们昂头阔步，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、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，

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。我常想“：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

吗？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？我不服的，决不服的。”

有一天，我在街上低头走着，忽听得“站开！站开！”的喝道

声。我抬头一望，就看到四个绿衣邮差，提着四个长方扁灯笼，

灯笼上写着“：邮政管理局长”几个红扁字，四人成双行走，向前

喝道；接着是四个徒手的绿衣邮差；接着是一顶绿衣大轿，四个

绿衣轿夫抬着；轿的两旁，各有两个绿衣邮差扶住轿杠护着走；

轿后又是四个绿衣邮差跟着。我再低头向轿内一望，轿内危坐

着一个碧眼黄发高鼻子的洋人，口里衔着一枝大雪茄，脸上露出

城，指南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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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足的傲慢自得的表情。“啊！好威风呀！”我不禁脱口说出这

一句。邮政并不是什么深奥巧妙的事情，难道一定要洋人才办

得好吗？中国的邮政，为什么要给外人管理去呢？

随 埠后，我到 读书，情形更不同了。在 埠的所谓租

界上，我们简直不能乱动一下，否则就要遭打或捉。在中国的地

方，建起外人的租界，服从外人的统治，这种现象不会有点使我

难受吗？

有时，我站在江边望望，就看见很多外国兵舰和轮船在长江

内行驶和停泊，中国的内河，也容许外国兵舰和轮船自由行驶

吗？中国有兵舰和轮船在外国内河行驶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外

国人不是明白白欺负中国吗？中国人难道就能够低下头来活受

他们的欺负不成

就在我读书的教会学校里，他们口口声声传那“平等博爱”

的基督教；同是教员，又同是基督信徒，照理总应该平等待遇；但

西人教员，都是二三百元一月的薪水，中国教员只有几十元一月

的薪水；教国文的更可怜，简直不如去讨饭，他们只有廿余元一

月的薪水。朋友，基督国里，就是如此平等法吗？难道西人就真

是上帝宠爱的骄子，中国人就真是上帝抛弃的下流的瘪三？！

朋友，想想看，只要你不是一个断了气的死人，或是一个甘

心亡国的懦夫，天天碰着这些恼人的问题，谁能按下你不挺身而

起，为积弱的中国奋斗呢？何况我正是一个血性自负的青年！

朋友，我因无钱读书，就漂流到吸 上尽中国血液的唧筒

海来了。最使我难堪的，是我在上海游法国公园的那一次。我

去上海原是梦想着找个半工半读的事情做做，那知上海是人浮

埠，指九江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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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事，找事难于登天，跑了几处，都毫无头绪，正在纳闷着，有几

个穷朋友，邀我去游法国公园散散闷。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

一块刺目的牌子，牌子上写着“华人与狗不准进园”几个字。这

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，全身突然一阵烧热，脸上都烧红了。这

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！在中国的上海地方让他们造

公园来，反而禁止华人入园，反而将华人与狗并列。这样无理的

侮辱华人，岂是所谓“文明国”的人们所应做出来的吗？华人在

这世界上还有立足的余地吗？还能生存下去吗？我想至此也无

心游园了，拔起脚就转回自己的寓所了。

朋友，我后来听说因为许多爱国文学家著文的攻击，那块侮

辱华人的牌子已经取去了。真的取去了没有？还没有取去？朋

友，我们要知道，无论这块牌子取去或没有取去，那些以主子自

居的混蛋的洋人，以畜生看待华人的观念，是至今没有改变的。

朋友，在上海最好是埋头躲在鸽子笼里不出去，倒还可以静

一静心！如果你喜欢向外跑，喜欢在“国中之国”的租界上去转

转，那你不仅可以遇着“华人与狗”一类的难堪的事情，你到处可

以看到高傲的洋大人的手杖，在黄包车夫和苦力的身上飞舞；到

处可以看到饮得烂醉的水兵，沿街寻人殴打；到处可以看到巡捕

手上的哭丧棒，不时在那些不幸的人们身上乱揍；假若你再走到

所谓“西牢”旁边听一听，你定可以听到从里面传出来在包探捕

头拳打脚踢毒刑毕用之下的同胞们一声声呼痛的哀音，这是他

们利用治外法权来惩治反抗他们的志士！半殖民地民众悲惨的

命运啊！中国民族悲惨的命运啊！

来朋友，我在上海混不出什么名堂，仍转回 省 了。

省，指江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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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 轮船。在我搭上一只 上船之前，送行的朋友告诉我

在 国轮船，确要小心谨慎，否则船上人不讲理的。我将他们的

忠告，谨记在心。我在狭小拥挤、汗臭屁臭、蒸热闷人的统舱里，

买了一个铺位。朋友，你们是知道的，那时，我已患着很厉害的

肺病，这统舱里的空气，是极不适宜于我的；但是，一个贫苦学

生，能够买起一张统舱票，能够在统舱里占上一个铺位，已经就

算是很幸事了。我躺在铺位上，头在发昏晕！等查票人过去了，

正要昏迷迷的睡去，忽听到从货舱里发出可怕的打人声及喊救

声。我立起身来问茶房什么事，茶房说，不要去理它，还不是打

那些不买票的穷蛋。我不听茶房的话，拖着鞋向那货舱走去，想

一看究竟。我走到货舱门口，就看见有三个衣服褴褛的人，在那

堆叠着的白糖包上蹲伏着。一个是兵士，二十多岁，身体健壮，

穿着一件旧军服。一个像工人模样，四十余岁，很瘦，似有暗病。

另一个是个二十余岁的妇人，面色粗黑，头上扎一块青布包头，

似是从乡下逃荒出来的样子。三人都用手抱住头，生怕头挨到

鞭子，好像手上挨几下并不要紧的样子。三人的身体，都在战栗

着。他们都在极力将身体紧缩着，好像想缩小成一小团子或一

小点子，那鞭子就打不着那一处了。三人挤在一个舱角里，看他

们的眼睛，偷偷地东张西张的神气，似乎他们在希望着就在屁股

底下能够找出一个洞来，以便躲进去避一避这无情的鞭打，如果

真有一个洞，就是洞内满是屎尿，我想他们也是会钻进去的。在

他们对面，站着七个人，靠后一点，站着一个较矮的穿西装的人，

身体肥胖得很，肚皮膨大，满脸油光，鼻孔下蓄了一小绺短须。

两手叉在裤袋里，脸上浮露一种毒恶的微笑，一望就知道他是这

场鞭打的指挥者。其余六个人，都是水手茶房的模样，手里拿着

国，指日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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藤条或竹片，听取指挥者的话，在鞭打那三个未买票偷乘船的人

们。

“还要打！谁叫你不买票！”那肥人说。

他话尚未说断，那六个人手里的藤条和竹片，就一齐打下。

“还要打！”肥人又说。藤条竹片又是一齐打下。每次打下去，接

着藤条竹片的着肉声，就是一阵“痛哟！”令人酸鼻的哀叫！这种

哀叫，并不能感动那肥人和几个打手的慈心，他们反而哈哈地笑

起来了。

“叫得好听，有趣，多打几下！”那肥人在笑后命令地说。

那藤条和竹片，就不分下数地打下，“痛哟！痛哟！饶命

呵！”的哀叫声，就更加尖锐刺耳了！

“停住！去拿绳子来！”那肥人说。

那几个打手，好像耍熟了把戏的猴子一样，只听到这句

话，就晓得要做什么。马上就有一个跑去拿了一捆中粗绳子

来。

“将他绑起来，抛到江里去喂鱼！”肥人指着那个兵士说。

那些打手一齐上前，七手八脚的将那兵士从糖包上拖下来，

按倒在舱面上，绑手的绑手，绑脚的绑脚，一刻儿就把那兵士绑

起来了。绳子很长，除缚结外，还各有一长段拖着。

那兵士似乎入于昏迷状态了。

那工人和那妇人还是用双手抱住头，蹲在糖包上发抖战，那

妇人的嘴唇都吓得变成紫黑色了。

船上的乘客，来看发生什么事体的，渐来渐多，货舱门口都

站满了，大家脸上似乎都有一点不平服的表情。

那兵士渐渐地清醒过来，用不大的声音抗议似的说：

“我只是无钱买船票，我没有死罪！”

拍的一声，兵士的面上挨了一巨掌！这是打手中一个很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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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的人打的。他吼道：“你还讲什么？像你这样的狗东西，别说

死一个，死十个百个又算什么！”

于是他们将他搬到舱沿边，先将他手上和脚上两条拖着的

绳子，缚在船沿的铁栏干上，然后将他抬过栏干向江内吊下去。

人并没有浸入水内，离水面还有一尺多高，只是仰吊在那里。被

轮船激起的江水溅沫，急雨般打到他面上来。

那兵士手脚被吊得彻心彻骨的痛，大声哀叫。

那几个魔鬼似的人们，听到了哀叫，只是“好玩！好玩！”的

叫着跳着作乐。

约莫吊了五六分钟，才把他拉上船来，向舱板上一摔，解开

绳子，同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“：味道尝够了吗？“”坐白船没有

那么便宜的！“”下次你还买不买票？“”下次你还要不要来尝这辣

味儿？“”你想错了，不买票来偷搭外国船！”那兵士直硬硬地躺在

那里，闭上眼睛，一句话也不答，只是左右手交换地去摸抚那被

绳子嵌成一条深槽的伤痕，两只脚也在那吊伤处交互揩擦。

“把他也绑起来吊一下！”肥人又指着那工人说。

那工人赶紧从糖包上爬下来，跪在舱板上，哀恳地说“：求求

你们不要绑我，不要吊我，我自己爬到江里去投水好了。像我这

样连一张船票都买不起的苦命，还要它做什么！”他说完就望船

沿爬去。

“不行不行，照样的吊！”肥人说。

那些打手，立即将那工人拖住，照样把他绑起，照样将绳子

缚在铁栏干上，照样把他抬过铁栏干吊下去，照样地被吊在那里

受着江水激沫的溅洒，照样他在难忍的痛苦下哀叫，也是吊了五

六分钟，又照样把他吊上来，摔在舱板上替他解缚。但那工人并

不去摸抚他手上和脚上的伤痕，只是眼泪如泉涌地流出来，尽在

抽噎的哭，那半老人看来是很伤心的了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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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那妇人怎样耍她一下呢？”打手中一个矮瘦的流氓样子的

人向肥人问。

⋯”肥人微笑着不做声。

“不吊她，摸一摸她，也是有趣的呀！”

肥人点一点头。

那人就赶上前去，扯那妇人的裤腰。那妇人双脚打文字式

的绞起，一双手用力遮住那小肚子下的地方，脸上红得发青了，

用尖声喊叫：嬲不得呀！嬲不得呀！”

那人用死力将手伸进她的腿胯里，摸了几摸，然后把手拿出

来，笑着说“：没有毛的，光板子！光板子！”

“哈，哈，哈哈⋯⋯”打手们哄然大笑起来了。

“打！”我气愤不过，喊了一声。

“谁喊打？”肥人圆睁着那凶眼望着我们威吓地喝。

！”几十个人的声音，从站着观看的乘客中吼了出

来。

那肥人有点惊慌了，赶快移动脚步，挺起大肚子走开，一面

急忙地说：

“饶了他们三个人的船钱，到前面码头赶下船去！”

那几个打手齐声答应“是”，也即跟着肥人走去了。

“真是灭绝天理良心的人，那样的虐待穷人！“”狗养的好凶

恶！“”那个肥大头可杀！“”那几个当狗的打手更坏！“”咳，没有捶

那班狗养的一顿！”在观看的乘客中，发生过一阵嘈杂的愤激的

议论之后，都渐次散去，各回自己的舱位去了。

我也走回统舱里，向我的铺位上倒下去，我的头像发热病似

的胀痛，我几乎要放声痛哭出来。

朋友，这是我永不能忘记的一幕悲剧！那肥人指挥着的鞭

打，不仅是鞭打那三个同胞，而是鞭打我中国民族，痛在他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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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耻在我们脸上！啊！啊！朋友，中国人难道真比一个畜生都

不如了吗？你们听到这个故事，不也很难过吗？

朋友，以后我还遇着不少的像这一类或者比这一类更难堪

的事情，要说，几天也说不完，我也不忍多说了。总之，半殖民地

的中国，处处都是吃亏受苦，有口无处诉。但是，朋友，我却因每

一次受到的刺激，就更加坚定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决心。我

是常常这样想着，假使能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，那我又何惜于我

这一条蚁命！

朋友！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。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

吗？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，都觉得这位母亲是蛮可爱蛮

可爱的。以言气候，中国处于温带不十分热，也不十分冷，好像

我们母亲的体温，不高不低，最适宜于孩儿们的偎依。以言国

土，中国土地广大，纵横万数千里，好像我们的母亲是一个身体

魁大、胸宽背阔的妇人，不像日本姑娘那样苗条瘦小。中国许多

有名的崇山大岭，长江巨河，以及大小湖泊，岂不象征着我们母

亲丰满坚实的肥肤上之健美的肉纹和肉窝？中国土地的生产力

是无限的；地底蕴藏着未开发的宝藏也是无限的；废置而未曾利

用起来的天然力，更是无限的，这又岂不象征着我们的母亲，保

有着无穷的乳汁，无穷的力量，以养育她四万万的孩儿？我想世

界上再没有比她养得更多的孩子的母亲吧。至于说到中国天然

风景的美丽，我可以说，不但是雄巍的峨嵋，妩媚的西湖，幽雅的

雁荡，与夫“秀丽甲天下”的桂林山水，可以傲睨一世，令人称羡；

其实中国是无地不美，到处皆景，自城市以至乡村，一山一水，一

丘一壑，只要稍加修饰和培植，都可以成流连难舍的胜景；这好

像我们的母亲，她是一个天姿玉质的美人，她的身体的每一部

分，都有令人爱慕之美。中国海岸线之长而且弯曲，照现代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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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说来，这象征我们母亲富有曲线美吧。咳！母亲！美丽的母

亲，可爱的母亲，只因你受着人家的压榨和剥削，弄成贫穷已极；

不但不能买一件新的好看的衣服，把你自己装饰起来；甚至不能

买块香皂将你全身洗擦洗擦，以致现出怪难看的一种憔悴褴褛

和污秽不洁的形容来！啊！我们的母亲太可怜了，一个天生的

丽人，现在却变成叫化的婆子！站在欧洲、美洲各位华贵的太太

面前，固然是深愧不如，就是站在那日本小姑娘面前，也自惭形

秽得很呢！

听着！朋友！母亲躲到一边去哭泣了，哭得伤心得很呀！

她似乎在骂着：“难道我四万万的孩子，都是白生了吗？难道他

们真像着了魔的狮子，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吗？难道他们不知

道自己伟大的团结力量，去与残害母亲、剥削母亲的敌人斗争

吗？难道他们不想将母亲从敌人手里救出来，把母亲也装饰起

来，成为世界上一个最出色、最美丽、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？”朋

友，听到没有母亲哀痛的哭骂？是的，是的，母亲骂得对，十分

对！我们不能怪母亲好哭，只怪得我们之中出了败类，自己压制

自己，眼睁睁的望着我们这位挺慈祥美丽的母亲，受着许多无谓

的屈辱，和残暴的蹂躏！这真是我们做孩子们的不是了，简直连

一位母亲都爱护不住了！

朋友，看呀！看呀！那名叫“帝国主义”的恶魔的面貌是多

么难看呀！在中国许多神怪小说上，也寻不出一个妖精鬼怪的

面貌，会有这些恶魔那样的狞恶可怕！满脸满身都是毛，好像他

们并不是人，而是人类中会吃人的猩猩！他们的血口，张开起

来，好似无底的深洞，几千几万几千万的人类，都会被它吞下去！

他们的牙齿，尤其是那伸出口外的獠牙，十分锐利，发出可怕的

白光！他们的手，不，不是手呀，而是僵硬硬的铁爪！那么难看

的恶魔，那么狰狞可怕的恶魔！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朋友，五个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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怕的恶魔①，正在包围着我们的母亲呀！朋友，看呀，看到了没

有？呸！那些恶魔将母亲搂住呢！用他们的血口，去亲她的嘴，

她的脸，用他们的铁爪，去抓破她的乳头，她的可爱的肥肤！呀，

看呀！那个戴着粉白的假面具的恶魔，在做什么？他弯身伏在

母亲的胸前，用一支锐利的金管子，刺进，呀！刺进母亲的心口，

他的血口，套到这金管子上，拚命的吸母亲的血液！母亲多么痛

啊，痛得嘴唇都 ，其他的恶魔也照样做吗？看！他成白色了

们都拿出各种金的、铁的或橡皮的管子，套住在母亲身上被他们

铁爪抓破流血的地方，都拚命吸起血液来了！母亲，你有多少血

液，不要一下子就被他们吸干了吗？

嘎！那矮矮的恶魔，拿出一把屠刀来了！做什么？呸！恶

魔！你敢割我们母亲的肉？你想杀死她？咳哟！不好了！一

刀！啪的一刀！好大胆的恶魔，居然向我们母亲的左肩上砍下

去！母亲的左臂，连着耳朵到颈，直到胸膛，都被砍下来了！砍

下了身体的那么一大块 五分之一的那么一大块！母亲的血

在涌流出来，她不能哭出声来，她的嘴唇只是在那里一张一张的

动，她的眼泪和血在竞着涌流！朋友们！兄弟们！救救母亲呀！

母亲快要死去了！

啊！那矮的恶魔怎么那样凶恶，竟将母亲那么一大块身体，

就一口生吞下去，还在那里眈眈地望着，像一只饿虎向着驯羊一

样地望着！恶魔！你还想砍，还想割，还想把我们的母亲整个吞

下去？！兄弟们！无论如何不能与它干休！它砍下而且生吞下

去母亲的那么一大块身体！母亲现在还像一个人吗，缺了五分

之一的身体？美丽的母亲，变成一个血迹模糊肢体残缺的人了。

兄弟们，无论如何，不能与它干休，大家冲上去，捉住那只恶魔，

，噫

①指当时美、英、法、日、意五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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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铁拳痛痛地捶它，捶得它张开口来，吐出那块被生吞下去的母

亲身体，才算，决不能让它在恶魔的肚子里消化了去，成了它的

滋养料！我们一定要回来一个完整的母亲，绝对不能让她的肢

体残缺呀！

呸！那是什么人？他们也是中国人，也是母亲的孩子？那

么为什么去帮助恶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呢？你们看！他们在恶

魔持刀向母亲身上砍的时候，很快的就把砍下来的那块身体，双

手捧到恶魔血口中去！他们用手拍拍恶魔的喉咙，使它快吞下

去；现在又用手去摸摸恶魔的肚皮，增进它的胃之消化力，好让

快点消化下去。他们都是所谓高贵的华人，怎样会那么恭顺地

秉承恶魔的意旨行事？委曲求欢，丑态百出！可耻，可耻！傀

儡，卖国贼！狗彘不食的东西！狗彘不食的东西！你们帮助恶

魔来杀害自己的母亲，来杀害自己的兄弟，到底会得到什么好

处？！我想你们这些无耻的人们啊！你们当傀儡、当汉奸、当走

狗的代价，至多只能伏在恶魔的肛门边或小便上，去吸取它把母

亲的肉，母亲的血消化完了排泄出来的一点粪渣和尿滴！那是

多么可鄙弃的人生啊！

朋友，看！其余的恶魔，也都拔出刀来，馋涎欲滴地望着母

亲的身体，难道也像矮的恶魔一样来分割母亲吗？啊！不得了，

他们如果都来操刀而割，母亲还能活命吗？她还不会立即死去

吗？那时，我们不要变成了无母亲的孩子吗？咳！亡了母亲的

孩子，不是到处更受人欺负和侮辱吗？朋友们，兄弟们，赶快起

来，救救母亲呀！无论如何，不能让母亲死亡的啊！

朋友，你们以为我在说梦呓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在呼喊

着大家去救母亲啊！再迟些时，她就要死去了。

朋友，从崩溃毁灭中，救出中国来，从帝国主义恶魔生吞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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剥下，救出我们垂死的母亲来，这是刻不容缓的了。但是，到底

怎样去救呢？是不是由我们同胞中，选出几个最会做文章的人，

写上一篇十分娓娓动听的文告或书信，去劝告那些恶魔停止侵

略呢？还是挑选几个最会演说、最长于外交辞令的人，去向他们

游说，说动他们的良心，自动地放下屠刀不再宰割中国呢？抑或

挑选一些顶善哭泣的人，组成哭泣团，到他们面前去，长跪不起，

哭个七日七夜，哭动他们的慈心，从中国撒手回去呢？再或

我想不讲了，这些都不会丝毫者⋯⋯ 有效的。哀求帝国主义不

侵略和灭亡中国，那岂不等于哀求老虎不吃肉？那是再可笑也

没有了。我想，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，决不是哀告、跪求哭

泣所能济事，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，都手执武器，去与帝

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，将他们打出中国去，这才是中

国惟一的出路，也是我们救母亲的惟一方法，朋友，你们说对不

对呢？

因为中国对外战争的几次失利，真像倒霉的人一样，弄得自

己不相信自己起来了。有些人简直没有一点民族自信心，认为

中国是沉沦于万丈之深渊，永不能自拔，在帝国主义面前，中国

渺小到像一个初出世的婴孩！我在三个月前，就会到一位先生，

他的身体瘦弱，皮肤白皙，头上的发梳得很光亮，态度文雅。他

大概是在军队中任个秘书之职，似乎是一个伤心国事的人。他

特地来与我做了下列的谈话：

他“：咳！中国真是危急极了！”

我“：是的，危急已极，再如此下去，难免要亡国了。”

“唔，亡国，是的，中国迟早是要亡掉的。中国不会有办法，

我想是无办法的。”他摇头的说，表示十分丧气的样子。

“先生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哪里就会无办法。”我诘问

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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